
紀念李公雪廬老師往生二十週年 
 
◆ 陳清香 
 
李公初名艷，字炳南，別號雪廬，前清光緒十六年（1890）十二月七日生於山東

濟南，民國七十五年（1986）四月十三日於台中寓所安詳捨報，世壽九十七。 
雪公老師是當代台灣佛法興盛、教義普及的重要推手之一，也是居士弘法的無上

典範。早年出身山東法政學堂，儒家的經史文學及傳統醫學，多所涉獵。曾經擔

任莒縣典獄長，又任職至聖先師奉祀官府。一生發揚並維護孔孟學說，以敦倫盡

分為維繫社會秩序的準則。對於佛法，則義理依梅光曦居士的唯識法相學，實踐

則依蓮宗印光大師，以念佛為宗。此儒佛二宗法脈是雪公老師於六十歲來台後，

教化子弟的二大主軸。 
民國五十年前後，老師已經年逾七十，卻開始為大專佛學社團創辦「慈光講座」，

每年寒暑假開班，筆者當年也是參加了好幾屆的慈光講座學生，當時所開的課程

有雪公老師親自授課的「佛學十四講表」、「唯識學」等，參加講座的同學多來自

全台各大專院校的學生，餐宿聽講均在慈光圖書館。當時座下尚有一位出家的僧

人，即淨空法師，也一同聽講，下課休息時，法師有時也扮演助教的腳色，為同

學解析疑難。首度經過兩個星期的講座薰陶後，本來心性駑鈍，對佛法有如一張

白紙的我，逐漸也對宇宙人生的道理，有了概括性的認識，不但引起研經、探討

佛家義理的興趣，也奠定了選擇佛教作為日後安身立命的標竿。 
那一年暑假慈光講座結束後回到台北，九月學校新學期開學，我即被佛學社團選

為社長，開始了長達一年的社團運作工程，期間除了聘請佛教學者李恆鉞、蔡金

濤、吳怡等人來校演說佛法外，自己也親任主持人研討基礎佛學，研討的方式是

主持人先講一段，再由同學提問題，交叉討論。對於佛教的理論架構，就這樣一

點一滴的建立起來，如果沒有雪公老師的啟蒙，博大精深的佛法，浩如煙海的內

典，如何能在短時間之內，了然於心呢？ 
記得民國五十六年的初冬，因課業繁忙，身體轉虛弱，為了鍛鍊體魄，跟隨一位

拳師練太極拳，就在練拳與學理間，衍生了不少的疑惑，於是斗膽寫了一封信請

教雪公老師，信曰： 
炳公吾師賜鑑：自違  尊前，時繫念之，未致書請安，深感自愧，路遠山遙，恨

不能隨侍左右，以承教澤，以啟迷津爾。生每於研經之暇，則深覺修持功夫實重

於一切，凡三寶弟子均應重視行持，調養身體，使精神抖擻，方能為眾人師，作

獅子吼，令眾人起信，……生承師誨訓，以念佛為宗，平日僅持佛號而已，至於

如何進一步之修持用功，使身體較常人健康，功夫更增進者，師或可指示一二否？

生又提問題數端，敢請就教於吾師尊前： 
一、依道家之練太極拳等武術以健身卻病，……不知三寶弟子習之，有違戒律否？ 
二、道家之練精化氣，練氣化神，再練或可得神通，……在境界上與佛教有何不

同？ 



三、或曰：「只念佛不練氣則無功夫，因念佛易得定，不念佛時易失定，但練氣

至氣充滿全身時，則定功時時俱在，不慮失定。」此言然否？ 
四、道家練氣健身之功夫，似依人之生理情況逐步練就，不知佛家有否相似法門

否？ 
以上有關道家問題，懇乞吾師詳示之。……十月廿五日於台中蓮社，一聞吾師所

言真正如法之「打佛七」，即深切嚮往之，何期吾師能領導吾儕念佛打七，以親

嚐無上甚深微妙法味矣。 
耑此敬請 
法安 
授業陳清香頂禮十二月十一日 
這一封囉說的長信寄出去之後，很快的接到雪公老師的回信，工整的楷書，鉅細

靡遺的，不厭其煩的逐項詳加解說，其文曰： 
 
清香具壽：鑑所詢各件謹復於後，一、學必知理，知行合一，則是實學，說而不

行，是為空談。二、佛家學問分自利利他，內功外行必深明之，而力行之，布施

持戒萬善齊修，此為利他外功。念佛專一乃係求定，此為自利內功。尤須內外自

他合一，非可解修片面。三、念佛乃內功之一，不可輕看，若言求進，並非再加

他法，再念佛到一心，便可往生，事一心則伏惑，理一心則斷惑，大道成矣。四、

太極拳乃強身術不妨學之，與戒律無妨，惟彼與了生死無關連。五、修道者言念

佛不練氣則無功夫，彼所言之功夫不過強身一端而已，彼不但不解佛法，且亦不

解道也，切勿信之。六、彼以練氣為定，更是大外行話。七、佛家亦有強身術，

誰不知少林武術壓天下，然不是成佛之要道，應知練身與見性為兩事，見性法非

以練身可得也。八、正是佛七具壽功夫尚淺，且無人主持，不可妄求。謹復 
  並頌 
學祺 
侍 李炳南 謹啟十二月二十一日 
 
這封珍藏了四十年的書信，一直從未拿出示人，主要是因羞於將如此膚淺幼稚的

問題，搬上檯面。但今日回顧學生時代的信件內容，卻深深的體會出雪公老師真

切的慈悲解惑心，是不分問題的深淺，而對晚輩學生無微不至的教化心，是不分

年齡的老少。信中字裡行間，自頭至尾，強調念佛至一心不亂得以往生淨土的宗

旨。老師也指示練身與見性為兩回事，而學生時代的我，為了強身還是繼續練太

極拳，對於經典的內容，則日後再加以自修逐步領悟。老師說我當時的功夫尚不

夠格參加佛七，當時確是太不自量力。不過不久之後，有大德在台北主持佛七法

會，因而得以恭逢其盛，親嚐法味。 
雪公老師其後在慈光圖書館每週三講解《華嚴經》，持續了好幾年，每會必是座

無虛席，也曾隨緣聽了幾次，不少蓮友白天在台北工作，每遇週三下午便請假南

下，以趕聽華嚴講席，聽完後又趕搭午夜車北返，以便次日上班，如此風雨無阻，



延續多年。依講經的進度，計算老師必講到百二十歲華嚴經才講完，因而一直心

存著還有機會聽講的僥倖心理，沒想到老師九十七歲那年的四月十三日便往生

了。 
雪公老師因承印光祖師儒佛兼弘的理念，民國三十八年來台即於台南法華寺演講

《般若心經》，三十九年春在靈山寺講《無量壽經》，彌陀聖誕時又啟建佛七法會。

四十年成立台中佛教蓮社。自來台至往生，前後長達三十八年的弘法生涯。周邦

道老居士歸類其功德，計有講說經論、建立道場、慈濟苦厄、昌明倫理、培育人

才等六大貢獻。這在國內的教育史上或弘法史上，是罕見的，是珍貴的，其潛移

默化之功，是無形的。 
因為響應雪公老師提倡念佛，民國六十五年夏天，慧炬機構創辦人周宣德居士（字

子慎），將自己的寓所命名為「淨廬」，同時邀請了慈光講座的前後期同學，李榮

輝、熊琬、陳正雄、洪石獅、蔡宏謀、張樹福等人，共同成立「淨廬念佛會」。

念佛會成立後，先是每週一次，在慎公老師舊宅，其後移至慧炬印光祖師紀念堂，

每週六晚間一次，參加的人越聚越多，由於空間不敷使用，因此，又搬遷到木柵

的「六德淨苑」，如今會員已經累增至三百人，主要活動為念佛共修，每週一夜，

每月一永日，另有研討祖師法語、定期放生、為蓮友眷屬助念。如今念佛會成立

已屆三十年，是遵照雪公慈訓，中、北部最大的團體。 
為了紀念雪公往生二十週年，江逸子居士以水墨勾勒了一幅「雪公老人坐像」，

畫中以墨色細線加淡膚色暈染描繪雪公法相，相中頂門微髮，面容百皺，雙目然，

雙唇緊閉，眉宇之間，透露出無比的毅力與定力。逸子畫師又為雪公穿上白色的

長袍，以較粗的濃墨勾出流暢的衣領袖口袍服，衣不染色，充分反映出白衣學佛，

不離世法的風格。雪公是結跏趺坐於竹床上，兩手持摺扇，坐位旁置古版線裝的

經書，旁有茶杯一只。竹床四角竹幹支撐，竹節紋理清晰，床席雅致。 
為了彰顯雪公的高風亮節，逸子畫師為老師置竹床，又在身後植翠竹，以雙勾細

筆的描線，植出竹幹數株，竹葉叢叢，枝繁葉茂，青翠欲滴，更襯托出老人若竹

之中空有節的操守，逸子畫師更在畫上，題古篆曰： 
 
古道西風二十年 
 
底下的二行小字，曰： 
 
柔兆閹茂 歲次丙戌三月之初 
古閩受業江逸子 恭造懷恩（鈐印二枚） 
 
可知這是一幅剛完成不久的新作，有著南宋減筆畫家梁楷畫風的餘韻。由於雪公

長年住在台中，任職至聖先師奉祀官府，逸子畫師跟隨老師三、四十年之久，對

於老師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行，莫不觀察入微，點滴刻在心頭，因此畫老師頂像，

可抓住老師的神韻與精神（見封面）。 



畫像之外，逸子畫師塑老師的容顏與體軀，更是栩栩如生，神韻天成，插圖所示，

即為十年前年所塑的雪公抱膝悠閒形影：老人頭微向前傾，身著清式帶扣長袍，

足登居士鞋，坐姿，右足橫置，左足擎起，雙手手指交叉握抱左膝，似正吟誦完

一首詩，餘韻猶存的神情。由於像塑得太真了，一位遠遊國外多年的蓮友，有一

年回到蓮社，赫然瞻仰到這尊銅像，驚為老師再生，面對銅像，竟然痛哭流涕，

久久不能自已！ 
除了在台弟子有作品懷念恩師之外，遠在大陸與雪公老師素未謀面的私淑弟子劉

繼漢，也畫了雪公畫像。劉繼漢是洛陽人，信佛虔誠，曾畫高僧大德像，也曾以

針刺舌頭的血寫《心經》、《阿彌陀經》，令人看了怵目驚心。封底所示，即他親

手所畫雪公像。身著僧服，手握念珠，立在沙洲上，背景以流泉瀑布、岩石雲岫，

充分烘托出一代大德的無上威儀，真是山高水長，風範永存。v 


